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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儿童的社会化既要求儿童具有一定的自我认知能力，又能够帮助

儿童加强自我认知。图画中的大量动物形象有利于儿童从形式上区分人和动

物，而文本故事中的拟人化行为可以告知儿童如何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因

此图文结合在一起产生更大的叙事效果，更具启发性。《我不知道我是谁》

中的达利 B 积极主动地追问关于自我的基本问题，看似简单滑稽，实则隐喻

人类探索自我的终极思考，同时召唤人类反思自我，回归本真。《永远永远

爱你》中的伦理困境呈现出多重身份的矛盾与协调，《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则传达出确认伦理身份的重要性，以及自我认知对社会化的促进作用。图画

书中呈现出关于自我认知的榜样和警示，可以为儿童读者扩展现实中无法完

成的体验，并且启发儿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选择，有效地帮助儿童从

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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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知是个体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一种高级思维活动，具体

表现为人能够区别自己与其他事物，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认可自己的各种身

份。根据自我认知的发展规律，儿童在具备自我意识之后，还要在社会化的

过程中通过与他者互动得到“我是谁”的答案，进而不断确认自我在复杂社

会关系中的不同身份。社会化是个体在特定的环境中学习并适应特定规范的

过程，也是个体进行伦理化的方式。皮亚杰的儿童发展心理学解释了儿童自

我认知的思维前提，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了社会化对人类思维的重

要性，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揭示了自我认知和社会化的伦理本质。综合以上

三种理论，不难发现，由于儿童的最初自我意识具有自我中心性，所以只有

当儿童扩大活动范围，参与到越来越多的社交活动中时才有机会进一步提升

自我认知，进而获得伦理启蒙。优秀的儿童图画书作品能够从儿童的视角真

实生动地描绘儿童自我认知的特征以及社会化的进程，从而有效地帮助儿童

读者认知自我，也能使成人读者更好地了解儿童心理，在尊重儿童认知发展

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培养儿童的自我认知能力。

一、在社会化中确认自我身份

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共同认可、遵守和维护的集体的和社

会的道德准则与标准，因此伦理启蒙离不开个体的社会化。根据儿童发展心理

学的研究，儿童在2岁前后具备自我识别能力，可以通过镜子或照片来再认自

己，但是这种镜像再认只是认识到“现在自我”，不能将其他时间的自己关联

起来。到了4岁前后，儿童通过对自己经历的回忆，也称为自传体回忆，发展

出“扩展自我”，可以意识到跨时间的恒定的自我实体。儿童守恒性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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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于逻辑的推理对感知直观的纠正，标志着儿童思维发展的新水平。与此同

时，儿童在逻辑分类方面的发展也在不断提高，分类的标准首先是事物之间形

象的类似性，然后是相同的属性，直至真正掌握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儿童

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是从形式上对人和其他类别的动物进行区分，然后发现人的

本质。这个自我认知过程恰好是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缩影，在文学伦理学批评

提出的人类文明发展三阶段论中，自然选择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它是人类做出

的一次生物性选择，完成自然选择使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正如新生儿的诞

生，具备了人在自然生理上的形式。当下人类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伦理选择阶

段，这是有关人的本质的选择。如果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首先必须

从产生人的伦理意识开始，再逐步形成善恶观念，明确伦理身份和伦理责任，

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

对自我的识别和扩展，可以帮助儿童进行社会化，并对自己进行社会

类别划分，比如性别、年龄等。在这个分类过程中，儿童不断审视自我，会

对自己产生许多疑惑。图画书《我不知道我是谁》（You’re a Hero Daley B!, 
1992）从儿童的视角展示了这样一些疑问，比如，我是谁？我要住在哪里？

我应该吃什么？我为什么长着大大的脚？这个故事借由一只小兔子的形象隐

喻儿童，封面（见图 A）上那个面朝读者站立的兔子，竖着两只长耳朵，瞪

着两只圆眼睛，一根手指放在嘴角，俨然一个心中充满疑惑的小孩在思考着

问题。整本书的幽默是由图文矛盾创造出来的，这是图画书独有的功能。当

文字文本在提问时，图画已经给出了答案，或者不妨说图画出卖了文字，因

为书上明明画的是一只兔子。不过，图画本身呈现的也是一种矛盾，它既完

整准确地呈现出一只兔子，又同时表现了这只兔子的满脸疑惑，它确实不知

道自己是什么动物，这代表着每个人成长的起点。这本书对留白的使用也是

非常有用意的，每当达利 B 提出问题时，那个页面就会使用大量的留白，突

出了它在思考时的专注，以及有限的脑文本。图画以视觉形式呈现出角色的

思维过程，符合儿童的具象思维方式。有趣的是，在给每个问题呈现答案选

项时，文图一致，却与事实不符，这就需要读者调用自己已有的脑文本做出

判断了。因此，儿童在阅读这本书时，同时能够体验一种游戏式的互动。读

者是参与故事的一部分，需要对达利 B 的问题做出回答，以此来推动情节的

发展。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

不懂伦理规则，那么就会遇到麻烦，甚至是生命危险。这个故事给出了一个

警示，达利B不知道自己是兔子，也不知道杰西D是黄鼠狼，更不知道黄鼠狼

要吃掉兔子。所以，在杰西D出现时，即使有其他兔子劝告达利B赶快从树上

下来，它却没有像同伴那样逃回自己的洞里去，因为达利B根本不知道自己

要住在兔子洞里。它竟然继续模仿小松鼠，坐在橡树的树枝上吃橡树果实。

虽然接下来的文字文本没有交代，但是图画清楚地讲述了其他小动物都藏起



932

来的事实，小松鼠、小鸟、虫子、蝴蝶全都不见了。就好像在一场戏剧表演

中，其他角色纷纷退场，只把舞台留给了达利B和杰西D。对比其他兔子和动

物们在逃亡时的慌慌张张和浑身发抖，达利B显然是无比淡定从容，正所谓

“无知者无畏”，它不仅依然稳坐在树枝上，还主动跟杰西D招手打招呼。当

杰西D开始往树上爬去接近达利B时，达利B却面带微笑看着读者，这和树下

草地上那些兔子洞里露出的一个个惊恐的兔子面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图

B），情节的紧张感油然而生。杰西D越来越近了，达利B竟然开始以聊天的

方式向杰西D提问，你是什么动物？你住在哪里？你吃什么？就在这一问一答

的交流之中，作为天敌的杰西D教会了达利B关于自己的知识，帮助达利B解

答了它自己是谁的问题。当达利B知道自己是兔子，对方是黄鼠狼，黄鼠狼要

吃掉兔子时，它其实相当于获得了伦理启蒙，产生了伦理意识。于是，达利B
在杰西D扑向自己的那一刻，终于做出了正确的自我选择，它“想都没想，转

过身，大脚一踢，像闪电一样咻的跑开了。”1达利B顿悟了自己为什么会有大

脚，明白了大脚是为了让它跑得快，它对自我的认知又加深了一层。

儿童对自我的认知需要在社会化中进行，需要参与到教与学的过程里。

虽然达利 B 在危险时刻发挥自己的本能逃过一劫，但这只是儿童文学为了避

免过于残酷的结局，而选取的一种并不常见的偶然。在自然界里，要想生存

下去，就必须遵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人类的伦理社会中，也一样存在“知

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规则。懂得规则的必要前提就是回答达利 B 关于自我

认知的所有问题，儿童只有形成人的概念，才能产生伦理意识，然后具备伦

理观念。不过，这个转危为安，反败为胜的结局也阐发了另一个道理，仅仅

具备形式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有头脑，有脑文本，有思想，才能算是真正的人，

才能做出正确的自我选择，才能有本领立足于社会之中。通过对自我疑惑的

解答，小兔子达利 B 不仅可以引导启发儿童对自己的思考，对成人也有启示

意义。成年之后的人们有时会迷失自我，忘掉了身份，这种本源的思考可以

唤醒迷途中人，回归本真，重新走上正轨。因此，伦理启蒙不仅局限于儿童

群体，任何缺乏伦理选择所需知识的人，都需要接受伦理启蒙。

在《我不知道我是谁》的最后一页，创作者又抛出了一个关于自我认知

的更高层次问题，让达利 B 再次陷入了思考。当达利 B 成功逃脱杰西 D 的攻

击之后，其他的兔子们都跑出来，兴奋地对它说“达利 B，你是英雄！”（20）
很显然，达利 B 不知道英雄这个概念，以为英雄也是指某种动物，于是刚刚

得知自己是兔子的达利 B 因为这个新的名称又陷入了思考（见图 C）。其实

对于达利 B 来说，它已经有了两个身份，一个是兔子，一个是英雄，这两个

身份可以并存，并不冲突。

1　 本文有关《我不知道我是谁》的引文均来自乔恩·布莱克著，阿克塞尔·舍夫勒绘：《我

不知道我是谁》，邢培健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年，第 18 页）。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

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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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会化中扩展自我认知

自我认知与社会化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儿童处于自我认知和社会化的

初始阶段。随着进一步的社会化，儿童会进入更为复杂的伦理关系中，继而

产生多重伦理身份。伦理身份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人

们做出伦理选择的基础。聂珍钊将伦理身份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的，

一种是后天获取的。一定程度上，与生俱来的身份是客观的自然结果，后天

获取的身份则是在社会化中形成的主观伦理选择的结果。对于人来讲，伦理

身份会更加复杂，根据人所处的不同伦理环境以及多重伦理关系，它有多种

分类。伦理身份赋予个人权利与责任，它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规范的前提，

是个人做出伦理选择的根源，也是人类社会化的基础。宫西达也（Tatsuya 
Miyanishi）的《永远永远爱你》（『ずっとずっとあいしてる』，I Will Love 
You Forever, 2006）围绕身份问题展开故事，主要讲述揭露真实伦理身份之后

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最终做出怎样的伦理选择。

如果不进行伦理启蒙，就有可能认不清自己的伦理身份，特别是生活在

非同类的环境中。良太是一只霸王龙，因为从小被一只慈母龙妈妈养大，和

小慈母龙光太亲如手足，于是以为自己也是慈母龙。良太没有正确认识自己

与生俱来的伦理身份，一是由于年纪还小，没有学习那么多知识；二是因为

生活环境单一，没有发展更多的社交关系。光太在社会化交往中从甲龙叔叔

那里得知了关于霸王龙的知识，了解到霸王龙的外形特征和凶恶本性，并且

习得了一条伦理规则，即大家都讨厌霸王龙。光太回家后竟然发现良太正好

符合霸王龙的体貌特征，于是它说良太有点像霸王龙，但是被慈母龙妈妈及

时制止了。慈母龙妈妈出于保护良太的心理，故意隐瞒实情，不想让孩子们

知道真相。因为霸王龙一直被大家视为凶狠的敌人，大家都对它敬而远之。

如果良太的真实身份被揭露，那么它将不能继续生活在这里。从伦理上讲，

良太的身份是一个慈母龙家庭的成员，这也是它的自我认知。

显然，伦理环境会对儿童的自我认知起到重要的作用，在特定伦理环

境下，儿童接受的伦理规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成长就意味着走入更

为广阔的伦理环境，并且突破固有的伦理观念。社会化是儿童成长的必经之

路，也是儿童获取伦理身份并做出伦理选择的必要条件。终于有一天，良太

在去摘红果子的路上遇到了霸王龙，从外形特征上良太猜测这是一只霸王

龙，它知道霸王龙会吃掉慈母龙，所以良太感到很害怕。可是当霸王龙说它

和良太一样时，良太竟误以为这也是一只慈母龙，便觉得轻松起来。当它们

聊起好吃的东西，良太满脑子里都是红果子，而霸王龙满脑子里都是慈母

龙。当霸王龙说出要带良太去吃慈母龙时，良太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一只霸王

龙，而且被告知自己也是一只霸王龙。显然，这与良太之前对自己的身份认

知产生了冲突，良太不愿意接受自己是霸王龙的事实，但是它的确有锋利的



934

爪子、尖尖的牙齿和疙疙瘩瘩的皮肤，和面前这只霸王龙一模一样。良太无

法否认的事实与它已有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它哭着跑回家去找慈

母龙妈妈问清楚，慈母龙妈妈抛开良太的自然身份，选择了良太的伦理身份

（见图D），告诉它“你是我的宝贝”1，良太很乐意知道自己不会失去在慈

母龙家的身份。可是，当它看到一脸凶相的霸王龙朝慈母龙走来时，它做出

了与这个伦理身份相符的选择，跑去咬住霸王龙，保护慈母龙的家庭成员。

然而当它看到霸王龙流下眼泪却一点都不反抗时，良太意识到自己也是霸王

龙的孩子，它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身份，于是它最后做出的选择是离开慈母

龙，但是依然默默地保护它们并为它们摘红果子，兼顾自然身份与伦理身份

的责任，并在二者中取得了爱的平衡。

其实，良太的第一次社会化是被动和偶然的，这促成了它和慈母龙妈妈

之间伦理关系的形成。心地善良的慈母龙妈妈在暴风雨过后的树林里发现了

一个小小的蛋，她担心霸王龙发现后会吃掉它，所以把它带回家了。这是慈

母龙妈妈做出的一个伦理选择，她从道德出发，对弱小者施予同情与帮助，

但是她的道德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受到她本身是慈母龙身份的约束，她

自然地把霸王龙置于敌对的一方，同时想当然地把不明身份的蛋宝宝和霸王

龙对立起来，完全没有考虑到蛋宝宝也会是霸王龙的可能性。慈母龙妈妈对

这个捡回来的蛋视如己出，和自己生下的蛋放在一起抚育。在慈母龙妈妈的

精心照料下，两个宝宝破壳而出。这时，慈母龙妈妈才发现捡回来的蛋竟然

是可怕的霸王龙的宝宝。于是慈母龙妈妈面临另一个伦理选择，把霸王龙宝

宝留下来还是送回去？

与生俱来的身份是无法选择和不能改变的，身份带来的本性也无法消

除。因此，一开始慈母龙妈妈选择了送回去，她考虑到一旦宝宝长大了，就

会发现自己是霸王龙。自然法则中霸王龙会吃掉慈母龙的敌对关系是固有

的，那么引狼入室、与敌为伴就是将自己和自己的亲生宝宝置于危险之中。

于是，到了晚上，趁霸王龙宝宝睡着以后，慈母龙妈妈将熟睡的宝宝送回到

遇见它的那片树林里。这是一场艰难的分离，慈母龙妈妈内心非常痛苦，她

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观念将她置于伦理两难之中。丢掉一个刚出生的宝宝是残

忍的，得不到照料的宝宝有可能饿死，或者出现其他不好的意外。不丢下它

呢，就会给自己将来埋下隐患。

内心挣扎的慈母龙妈妈在听到霸王龙宝宝的哭声时，善良的本性和母爱

的力量使她做出了选择，她温柔地抱着宝宝回家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慈

母龙妈妈坚守着自己的诺言，不仅没有丢掉霸王龙宝宝，还十分疼爱它。慈

母龙妈妈的言传身教能够体现在为两个宝宝取的名字里，慈母龙宝宝笑眯眯

的很开朗，取名光太（Light）。霸王龙宝宝强壮有力，希望它心地善良，取

名良太（Heart）。在这个充满善良和关爱的家庭里，亲情超越了一切，甚至

1　 参见 宫西达也：《永远永远爱你》，蒲蒲兰译，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 年，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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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血亲关系。尽管天生的伦理身份不同，但是它们之间相处得非常好，如

亲母子、亲兄弟一样。在良好的家庭伦理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光太和良太也具

备了较高的道德水平，光太会因为说出良太像霸王龙的玩笑而主动道歉，良

太愿意付出努力为妈妈和弟弟摘取更多的红果子，让它们高兴。后来，即使

良太离开了，慈母龙妈妈和光太还在每天四处寻找它。而良太即使离开了，

还在慈母龙妈妈捡到它的那片树林里为它们摘红果子，尽到自己的伦理责任

和担当。当慈母龙妈妈再次来到这里时，发现红果子已经堆成了一座小山。

它们都做到了，无论你在哪里，都会永远永远爱你。

三、自我认知与社会化的共同提升

儿童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化相辅相成，社会化的目的既包括加强对自我的

认知，也包括推进社会的文明。儿童经历过社会化之后，有了正确的自我认知，

方可明确伦理身份所背负的伦理责任，然后进行伦理选择。《活了100万次的猫》

（『100 万回生きたねこ』，The Cat That Lived a Million Times，1977）是一

本畅销的图画书，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都喜欢阅读它。很多人说这是一本关于

生命与爱的寓言，其实，这个故事探讨了不同伦理身份导致不同伦理选择的

本质。无论生与死，还是爱与不爱，都是在对自我身份确认以后做出的自我

选择。

一只漂亮的虎斑猫有过 100 万个身份，它曾经是国王的猫、水手的猫、

魔术师的猫、小偷的猫、老太太的猫、小女孩的猫，它得到过那 100 万个人

的宠爱，但是它讨厌他们。因为那时的虎斑猫没有找到自我，它只是别人的

宠物、道具、工具、玩具、情感和精神的寄托。它要跟着国王去打仗，跟着

水手走遍大海和码头，配合魔术师表演，帮助小偷引开看家狗，陪伴孤独的

老太太，任由小女孩把它当作玩具。在这 100 万次的生死轮回中，虎斑猫自

己没能够主动确认过这些被给予的身份，它一直都是被动地活在别人的世界

里，从未主动做出过什么选择。没有做出自我选择正是因为它没有确认自己

的身份。尽管虎斑猫讨厌那些主人，可是它从未选择离开，而是被动地接受

一切安排，直至结束生命。它被战场上的箭射死，掉到水里淹死，被魔术师

失手杀死，被狗咬死，随时间老死，被小女孩后背的带子勒死。当它死去，

主人们都很伤心，有 100 万个人在这只猫死的时候哭了，但是虎斑猫一次也

没有哭过。它就像人没有伦理意识一样，不知道自己的伦理身份，所以没有

道德情感，即使别人给它爱，它也感受不到，更没有回应。

如果对自己的身份没有确认，生命就没有意义，虎斑猫在100万次的生死

轮回中毫无感觉，它已经不在乎死与不死了。尽管虎斑猫活过100万次，但是

它从来没有活出过自我。不过，后来，在虎斑猫的最后一次生命里，一切都

变得不一样了。它不再是别人的猫了，头一次变成了自己的猫，成了一只野

猫。这一次，虎斑猫确认了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是一只漂亮的野猫，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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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非常喜欢自己，接下来的一切都是它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它拒绝那些向

它示爱的母猫，无论它们送来大鱼，献上新鲜的老鼠，送来稀罕的草药，还

是为它舔那漂亮的虎斑纹，它都不为所动，因为它太喜欢自己了，它不想让

这些母猫成为它的新娘。但是，虎斑猫却被一只美丽的白猫吸引，它主动去

搭讪，在白猫面前展示自己，白猫的娇羞和对它的冷淡态度反倒让虎斑猫更

加喜欢，于是在征得白猫的同意后，虎斑猫在白猫身边一直待下来。然后它

们组建家庭，养育了好多小猫。虎斑猫陪伴白猫一起慢慢老去，它开始在乎

生死，它想和白猫永远地一起活下去。画面（见图E）中出现了一座房子，

虎斑猫和白猫依偎着躺在院墙外的草地上。这幅图景传达了家的概念，还有

虎斑猫对生命和爱的渴望与留恋。但是白猫终究还是死了，虎斑猫伤心恸哭

（见图F），这是它头一回哭，哭了有100万次，哭得停不下来，直到死去，

然后再也没有活过来。

《活了100万次的猫》这则寓言借由虎斑猫隐喻了人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会

经历不同的阶段，因为人的身份是多重的，可以改变的。一开始是对自己区别

于其他动物的身份认知，然后是在与他人形成伦理关系之后，对自己在某种关

系中的身份进行确认，比如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身份。无论哪种身份，都会决定

人的伦理选择。虎斑猫确认过三个身份，对这三个身份的认知让他做出了很多

正确的自我选择，活出了自我，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第一个身份是野猫，当虎

斑猫意识到自己是一直漂亮的野猫时，它表现出对自己的喜欢，它爱自己胜过

爱别人，所以它选择自己喜欢的白猫做伴侣。第二个身份是伴侣，虎斑猫成为

白猫的伴侣之后，它喜欢白猫胜过喜欢自己，它选择不离不弃，想要和白猫永

远一起活下去。白猫慢慢变老，虎斑猫对白猫更加温柔。当白猫躺在虎斑猫怀

里静静地死去，从没有哭过的虎斑猫第一次哭了，它抱着白猫伤心地哭，直到

最后一动不动地躺在了白猫身边，再也没有活过来。第三个身份是父亲，虎斑

猫和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它喜欢小猫们胜过喜欢自己，它选择同白猫一

起精心照顾小猫们，把它们都抚养成了漂亮的野猫。虎斑猫对这三重身份的确

认和它做出的这些自我选择，无疑可以成为人们的榜样，带给读者教诲和启

迪。人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伦理身份，知道身份承担的责任，然后才能做出正确

的伦理选择、维系良好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这样的生命才有意义，人生才

有价值。

从现实意义来看，阅读儿童图画书可以成为对儿童进行伦理启蒙的主要

方法，这是因为伦理选择通过教诲实现。教诲就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传递经

验，从内容上说，文学是经验，从功能上看，文学是教诲的工具，从文学脑

文本的生成机制上看，文学又是方法。因此，要完成伦理选择，人类需要文学。

婴儿诞生之初，正如人类刚刚完成进化，虽然具备了人的头脑和人的形式，

但是在伦理上还处于混沌之中。婴儿凭借身体机能感知世界，想要走出伦理

混沌，认知这个充满秩序的世界，他们需要“智慧果”，即获得伦理启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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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成熟。儿童在理性成熟过程中可以借助文学帮助自己认识到自身与其他

动物的不同，形成关于人的概念，以建立伦理观念，获得伦理启蒙。儿童文

学中的图画书符合儿童的认知特点，常常借助动物形象讲述故事，一来从视

觉上强化人与其他动物在形式上的区别，二来从故事情节中传达人与其他动

物之间的联系。图画书中呈现出关于自我认知的榜样和警示，可以为儿童读

者扩展现实中无法完成的体验，并且启发儿童思考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选择，

有效地帮助儿童从自我中心走向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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